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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
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曾　玲

摘　要：作为东南亚华人社会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一方

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

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

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

包括华人移民帮群社会结构、会馆办学、华文教育等领域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

角。考察新加坡应和会馆、应新学校、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丹容巴葛福德祠等华人会馆、华校、庙宇组织等

社团所保留下来的，从１９０６年延续至１９５３年的各类账本账册，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历史档

案，在殖民地时代新加坡社会时空的脉络下，透过对应新学校财务收支运作的具体与细致的研究，不难看

出“二战”前应新学校在办学上具有社群化、财务运作制度化与经费来源多元化三个基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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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华人社会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因为这些文献为研究
东南亚华人社会、尤其是从内部考察华人社会发展与演化的学者，提供了华人社会记录自己历史的
第一手文本资料。东南亚华人社会文献涉及诸多类别，其中包括各类华人社团保留下来的历史记
录。在东南亚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作为华人移民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人社团承担了部分政府功
能，不仅是维持那一时代华人社会运作的基本组织架构，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的重要
载体之一。因此，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华人社团文献非常珍贵且深具学术价值。
东南亚华人社团文献在形态上大致可分成两大类。一类以“文字”记录，主要是会馆、宗亲会等

各类社团的碑铭、会议记录、章程、名册等。另一类以“数字”记载，主要是账本账册。作为东南亚华
人社会一类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人社团账本在记录内容与方式上与文字类文献有很大差异。文字类
的“碑铭”镌刻了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会议记录”记载了华人社团每年、每月或数
月一次举行的董事会、理监事会、“同人大会”等各类会议的内容。华人社团账本则是以具有计量学
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的方式，透过账本所属社团对其管理运作中所有往来账目系统、细致的登
录，真实、具体且不间断地保留了账本所涉及年代华人社会内部的社群关系、认同形态、管理系统、运
作方式、华人社会与殖民地政府、与祖籍地及祖籍国中国的关系等的记录。换言之，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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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它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可与碑铭、会议记录等互为映证的
文献，亦因其记录的内容与方式具有真实、具体、细致、全面、连续等特点而能够给予研究者以新资料
与考察视角。然而，由于保留下来的华人社团账本非常稀少，导致收集极其不易，以及华人社团账本
在阅读与整理上的难度，迄今为止，海内外学界对这类数字文献的关注与研究几乎是空白①。
本文以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为基本文献，所考察的个案是新加坡应新学校。应新学校由殖民地

时代新加坡“嘉应五属”移民社群的总机构应和会馆②创办于１９０５年③。这是一所由华人会馆主办、
且经英殖民政府正式注册的现代华校。在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现代华文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
要的地位。应新学校自１９０５年开办以来，在应和会馆的管理之下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化，
终因新加坡建国后社会与教育制度的改变而在１９６９年被迫停办④。有鉴于应新学校的兴办开创了
新加坡现代华文教育之先河，对该校的研究向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几乎所有关于东南亚华文教育
的论著中都会涉及或提到这所华文学校⑤。尽管如此，由于缺乏来自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内部的档
案记录，现有的研究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是第二手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编撰的纪念特刊、以及华文
报刊如《叻报》等的零星报道，致使相关的研究至今仍基本停留在概述性的层面。
笔者在多年的新加坡田野研究中，收集到一批“二战”前新加坡各类华人社团的历史文献，其中

包括近二百部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的章程、议案簿⑥、账本等。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账本始于民国十
七年（１９２８），并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５年新加坡建国之后，有数十册之多。应和会馆的账本则始于民国七
年（１９１８），到新加坡建国前共计有一百多册。其中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至“二战”后初期的各类账本有
近六十册。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账本，具体记录了会馆数十年中支出应新学校的各类款项⑦，以及其
他与应新学校财务运作相关的账目。除了应新学校和应和会馆的账本，作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
广、客两移民帮群总机构的海唇福德祠绿野亭⑧、与“嘉应五属”同属客帮的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丰
永大”⑨公会等社团组织，在保留下来的账本中，也涉及与应新学校运作经费相关的记录瑏瑠。这些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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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的检索，到目前为止，除了笔者编著、２００５年由新加坡华裔馆出版的账本《福德祠绿野亭文献汇编之三：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年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以及笔者运用该账本资料及其他文献所作的个案研究《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团建构
的制度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１８２４ １９２７）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基本未再见其他与东南亚华人社团账本研究
相关的成果。

在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来自中国广东的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的五县移民被称之为“嘉应五属客家人”。在
新加坡开埠三年之后的１８２２年，“嘉应五属”建立应和会馆作为该社群的总机构。

关于应新学校创办的年代，学界有１９０６和１９０５年两种说法。笔者根据该学校编撰的特刊，采用１９０５年创办之说。

上述有关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历史演化的文献记录，见《星洲应新小学特刊：本校史略》，新加坡应新学校１９３７年出版；《应
和会馆一百四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史略》，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１９５６年，第１０ １５、第１５ １６、３９页；《应和会馆
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１９８７年，第２５ ３２页；《应和会馆纪念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应和会馆，２００３年，第３３ ３７页。

均为非卖品。

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１９９８年，第２０９页；崔贵强：《新加坡华
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１９９４年，第１５６页；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第４６页；李志贤、林季华、李欣芸：《新加坡客家与华文教育》，载黄贤强主编：《新加坡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１６５ １７１页。

即会议记录。以下所提议案簿，均指“会议记录”。

有关应和会馆账本中支出应新学校的款项，见下节“会馆津贴”的详细讨论。

曾玲：《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团建构的制度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１８２４ １９２７）研究》，《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在东南亚，作为一个社群及其社团形态的“丰永大”仅存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根据碑文的记录，该社群至少在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已出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舞台上。不过，“丰永大”在新加坡有多重的指涉，即是祖籍地为广东丰顺、大埔和福建永定的客
家移民及其后裔的简称，亦指三地移民在殖民地时代所建立的社群组织。此种社群组织又分成两种形态。其一是指自移民时代以
来，丰顺、大埔、永定三属移民以祖籍地缘为纽带建立的“丰顺会馆”、“茶阳（大埔）会馆”和“永定会馆”。其二是丰顺、茶阳（大埔）、永
定三会馆合作建立的坟山组织“丰永大公会”。

如《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新加坡：新加坡华裔馆，２００５年；《民国七年戊午立丹容巴葛福德祠进
支部（簿）》，该账本原件现存新加坡客属总会资料室。



本基本传承中国传统会计的记账方式。账本的“码”是传统中国的“商码”，且以毛笔“由上而下”、“从
右往左”书写账目。账目的登录，亦为传统中国“天地账”的格式。账册的每一面分成“上、下两阕”，
“上阕”为“天”，登录社团收入的账目。“下阕”为“地”，登录社团开支的款项。收集到的账本账册种
类繁多，既有“日清簿”、“草记簿”、“草清簿”，亦有“进支月结簿”、“月清簿”、“逐月结册簿”，还有“往
来总簿”、“杂费总簿”、“大总簿”、“总清簿”等，十分复杂。
本文主要以上述账册为基本文献，并结合议案簿、章程等其他历史档案，一方面，透过对这些账

册细致的分类、整理与解读，在“二战”前新加坡社会的时空环境下，具体考察新加坡应新学校的财务
收支运作，进而从经济层面为移民时代东南亚华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另一方面，笔者期待通过该项
个案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数字类的华人社团账本，如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华人社
会历史图像的重要功能。

一、账本中所见应新学校的财务收入

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人社会靠自己的力量兴办华校，因而筹集办学经费为头等重要之事。
作为由会馆创设的华校，主管应新学校、由应和会馆设立的校董会在其《本校校董会》章程中明确规
定，“本校经费来源为津贴、学费、店租及各种捐款与庙宇分款等方面”①。

１．会馆津贴。根据校董会章程，“本校每月经常费由应和会馆酌拨款项津贴”。从保留下来的各
类账本账目的内容看，应和会馆主要以两种方式津贴应新学校。其一为不定期地为学校缴纳包括水
费、电火费、地税等各种费用，以及为学校设备的建造与修缮提供经费。以应和会馆保留下来的最早
账册《应和会馆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为例，从民国七年至民国十年，应和会馆为学
校缴纳的各项费用的账目有数十条之多，其内容包括学校的“水饷”、“火饷”、“电费”、“马打②薪金”、
殖民政府工部局征收的各种税款等。此外，会馆还出资为学校进行“整堂屋”、“建浴房”、“扫灰水”、
“改建厕所”等事项。
应和会馆另一种提供经费的方式是定期拨款“津贴”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所有应和会馆与应

新学校的账本，几乎都设有划拨经费资助学校办学的“津贴”条。在应和会馆账本中，“津贴”条通常
列在账本的“支出项”内，而在应新学校账册中，“津贴”条则列在“收入项”下。以下是笔者根据应和
会馆和应新学校账本中“津贴”条的数据整理的一份表格。

表一　应和会馆津贴应新学校、分校、夜校等费用一览表（１９１８ １９４５）③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１９１８ 应新学校 １００　 １２０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１９ 应新学校 １５０　 １８０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０ 应新学校 １５０　 １８０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１９２１ 应新学校 ２２０　 ２６４０ 民国七年立应和馆“逐日流水草簿”（１９１８ 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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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涉及应新学校校董会章程内容，均来自《星洲应新学校特刊：本校校董会章程》，新加坡：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第８５ ８７页，非卖品。

马来语，门卫、校警之意。

中缺１９２２和１９２４年的记录。关于应新分校，根据１９６５年出版的《应和会馆一百四十一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应和会馆史
略》记载，１９２６年应和会馆为让更多的“嘉应五属”子弟接受教育，在会馆设立的坟山“五属义山”内的“五属义祠”开设应新分校。

１９６５年５月因新加坡政府征用该坟山，坟山周围居民被迫搬迁，应新分校因而停办。有关应新夜校的资料较为欠缺。根据《叻报》

１９２２年７月２８日刊登的《应新学校将办夜校》的报道，可见应和会馆兴办夜校的宗旨：“近复循侨商子弟之请，特附设夜校，以宏造
就。宗旨专以辅助一般失学青年，增进其普通学识。”



　　续表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１９２３
应新学校、

夜校、分校

应新学校２５０，

分校３０，夜校５０
３９６０ 民国十二年应和馆“总清簿”二十三条“津贴”条

１９２５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２５０，

分校３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四年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贴”

条

１９２６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五年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２７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六年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２８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七年应和会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２９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应和馆民国十八年“月结册簿”：“津贴

条”，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部：民国

十八年全年进支数目报告：津贴条”

１９３０ 应新学校 ２８０　 ３３６０ 民国十九年应和会馆《总清簿》“支出项：津贴条”

１９３１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１７５，

分校２０
２３５０

民国二十年辛未岁立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

项：津贴应校和分校”条

１９３２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１７５，

分校２０
２３５０

民国二十一年岁立应和会馆《进支月结簿》“支出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３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二年应和馆《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津

贴”条

１９３４ 应新学校 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癸酉全年进支总结：“支出项：津贴应校、

津贴分校”条

１９３５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四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６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五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７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六年应新学校立《进支月结簿》：“收入

项：津贴”条

１９３８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１０８０

民国二十七年应新学校立《杂费总簿》”：“收入项：

津贴”条

１９３９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２０
１２００

民国二十八年应新学校“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１９４０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２０
１２００

民国二十九年应新学校“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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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代 津贴对象 每月金额（元） 全年金额（元） 文献来源

１９４１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１０
９６０

民国三十年应新学校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１９４２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１月到

６月，每月８０；

分校：１月到６月，

每月２０

６０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一年立“杂费总簿”：“收入项：津

贴”条

１９４３ 应新学校
７月到１２月，

每月８０
４８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二年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津

贴：应新学校”条

１９４４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

分校２０
１２０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三年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津

贴：应新学校”条

１９４５ 应新学校、分校

应新学校８０（仅支

出三个月），分校２０
（仅支出三个月）

３００
应和馆民国三十四年立“杂费与来往总簿”：“支出

项：津贴：应新学校”条

为了更好了解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来源中所占的比重，以下是笔者根据各类账本提供的
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后开列的一份表格。

表二　应和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①

年份 会馆津贴（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② 比重（约值）

１９２８　 ３３６０　 ８７５５．９６　 ３８％

１９２９　 ３３６０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２８％

１９３０　 ３３６０　 ８５１１．１１　 ３９％

１９３１　 ２３５０　 ６６６１　 ３５％

１９３２　 ２３５０　 ６４３０．５６　 ３７％

１９３３　 １０８０　 ５３０５．０５　 ２０％

１９３４　 １０８０　 ５８２３．８０　 １９％

１９３５　 １０８０　 ６１３７．３　 １８％

１９３６　 １０８０　 ５８６１．２０　 １８％

１９３７　 １０８０　 ７５３８．７１　 １４％

１９３８　 １０８０　 ８１２５　 １３％

１９３９　 １２００　 ７９１６．６８　 １５％

１９４０　 １２００　 ８０１８．２　 １５％

９８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笔者所收集到的账本缺乏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以前与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以后学校年收入总数的数据，故该表仅
统计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年应和会馆津贴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

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应新学校年经费总收入的数据见以下资料：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４年）、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０年）、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
《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立《杂费总
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九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一年立《进支月结簿》（该账册包
括了民国三十一年和三十二年的记录）。下节涉及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应新学校年经费总收入的数据，其资料均来自上述账册。



　　续表

年份 会馆津贴（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

１９４１　 ９６０　 ７７４７．７８　 １２％

１９４２　 ６００　 １４９６．３７　 ４０％

１９４３　 ４８０　 ４２８６　 １１％

上述的两份表格，显示会馆津贴的一些特点：

其一，根据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各类账本的账目，从民国七年（１９１８）至民国三十四
年（１９４５）的近三十年中，应和会馆不间断地每月津贴嘉应五属社群兴办的应新学校、分校及夜校。

其二，在这近三十年中，会馆每年津贴学校的经费数额并非一成不变。以主要的津贴对象应新
学校来看，上表中的数据显示，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３１年的九年中，会馆每月津贴的数额均为２８０元。

１９３２年减少至每月１７５元。而从１９３３到１９４５年，会馆每月津贴学校的经费降至８０元。在会馆津
贴占学校年总收入比重表中，也可看出这样的趋势。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３２年，会馆津贴约占学校年收
入的百分之四十。而在１９３３到１９４３年的十年中，该比重已经降到百分之二十以下。

会馆每月津贴学校的数额与在学校年总收入中的比重之所以有变化，从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议
案簿内容看，这与会馆自身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与移民时代东南亚的大多数华人社团一样，作为
民间的应和会馆拥有自己的产业即“馆产”，用以支撑与维持诸如办应新学校、分校、夜校，建嘉应医
院，设“五属义山”等各项公共事务之运作。而“馆产”的运作，则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
等因素。诸如社会动乱、战争、自然灾害都会直接影响会馆产业经营的效益，进而影响会馆资助学校
的经济能力。例如，根据议案簿的记载，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３１年的九年里，会馆每月拨款２８０元津贴应
新学校，加上水费、电费等的支付，会馆资助学校的运作经费均在数百元。然而１９２９年开始的世界
经济大危机，导致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经济陷入大萧条，这直接影响会馆的产业收入。１９３２年
会馆计划将该年津贴学校的经费减少至每月１５０元，这将影响应新学校的正常经费开支。经过学校
董事会以“应新学校作为吾属子弟之教育机关，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为由据理力争，会馆最后决定

１９３２年每月津贴应新学校的金额由１５０元增加到１７５元，分校则为２０元。然而，从１９３３年直至“二
战”结束的１９４５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和战争对新加坡社会经济的破坏，造成会馆产业经营
的持续不景气，致使会馆资助学校的经费再也无法恢复到１９３１年以前的２８０元，而是减少到８０元。

与此同时，会馆津贴在学校年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大幅下降。

２．学费。根据校董事会章程规定，“本校每月所征收之学生费”为学校经费的另一来源。学生学
费的征收，则主要依据应新学校颁布的《本校招生简章》①。

（１）学费收取的具体规定与特点。

其一，按月与按年级收取学生的学费。根据《本校招生简章》第九条，应新学校“幼稚班及一、二
年级，每月学费一元六角（堂费在内）；三、四年级，每月学费二元一角（堂费在内）；五、六年级，每月学
费二元六角（堂费在内）”。这说明应新学校的学费是按月收取，且不同年级的收费标准不同。应新
学校之所以采用按月而非按学期收取学费的办法，显然是为了适应殖民地时代南来拓荒的华人移民
流动性较大的这一特点。

其二，学费收取的社群特色。除了正常的学费收取，应新学校对本社群子弟即“嘉应五属”籍学
生，则另设“免费”与“减费”的特殊条文。“招生简章”规定：“凡嘉属子弟，倘伊父亲已经去世，家庭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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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有关应新学校《本校招生简章》的内容，均见《星洲应新学校小学特刊》，新加坡：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

第８３页。



无力负担学费者，由现任董事二人署名，据函证明，交董事部详细调查，议决通过后，准予免费，但堂
费五角，仍须按月缴交。”至于“减费”，“招生简章”第十一条规定：“凡嘉属学生，学业操行均极优良，

而家长失业，确无力负担学费时，得由教务会议议决，交董事会详细调查，议决通过后，准予减半收
费。”“免费”与“减费”条文中对学生社群所属的强调，充分显示移民时代新加坡华校的社群特色。

（２）账本中所见学费收取状况。由于学生的学费是按月、按人收取，因而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
“日清簿”、“月结簿”、“结册簿”等不同类别的账册中，都可见到“学费”条目。笔者根据这些数据列表
整理出１９２７至１９５３（中缺１９４４ １９４７数据）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表，并制作成图表。

表三　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表（１９２７ １９５３）①

年　度 金额（元）

１９２７　 ３３９６．１

１９２８　 ３３８５．９

１９２９　 ３５１７．９

１９３０　 ３１５３．６

１９３１　 ３０２１

１９３２　 ２８５２

１９３３　 ３５４４．９

１９３４　 ３８１８．８

１９３５　 ４１２９．３

１９３６　 ４０５７．７

１９３７　 ４４７６．３

１９３８　 ５１１４

年　度 金额（元）

１９３９　 ４７１１

１９４０　 ４９３４．７

１９４１　 ４７８６．８

１９４２　 ２９５．３（仅５、６两个月）

１９４３　 １８２６（仅７至１２月）

１９４８　 ２２１３４

１９４９　 ２３７２０．５

１９５０　 ２３３４９．７

１９５１　 ２３７５４

１９５２　 ２６２０３．３５

１９５３　 ２７５２３．５

下图是根据上表中的数据制作而成。由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的数据仅见部分月份，故暂不收入
此图。

应新学校年度学费收入情况（单位：元）

１９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中缺１９４４ １９４７的账本。１９２７年的学费数额，见《民国二十七年应新小学特刊：最近十年来本校学费收入增减比较表》中
民国十六年的数据。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应新学校的学费账目，见以下文献：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
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立《进支月结
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九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
校民国三十一年立《进支月结簿》（该账本包括了民国三十一、三十二年的账目）、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３年应新学校的学费，见应新学校民国
三十七年一月起立《学费月结簿（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



上述表格中的数据和由此制成的图表，可以看出应新学校学费数额在“二战”前后的明显变化。
“二战”以前，应新学校每年收取的学费大约为数千元，其中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两年学费最少，仅有二千多
元至三千左右。而在“二战”以后，应新学校的学费收入从“二战”前的数千元增加到二万多元。
应新学校学费数额的变化，反映了学校在“二战”前后不同的办学规模。根据保留下来的“二战”

以前应新学校的账册，例如民国二十四至二十八年的“逐月结册簿”，其中的“学费”条显示，该校每个
月各年段学生的总数大约在２００名左右①。而１９４８年以后应新学校学费快速增加，主要原因是学生
人数的急剧增长。根据应新学校《学费月结簿（１９４８ １９５３）》的记录，在这六年中，应新学校每年从
一月至十二月均开班授课。不仅如此，除设置一年级至六年级六个年段正常的上午班外②，还开设了
下午班。而从１９５２年开始，学校在下午班中，也开设一至六年级的六个年段。班级及学费的变化，
说明当时要求入学的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原有的班级与年段的设置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故学校当局
才会增设下午班，并在下午班中也设置六个年段，从而扩大了学校的办学规模。此种情况，与“二战”
后因中国内战爆发而掀起的新一波海外移民潮，南来新加坡拓荒的闽粤移民数量剧增，以及５０年代
初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东南亚华人开始进入本土化历程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二战”前
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社会变迁，是制约应新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３）学费收入在“二战”前应新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以下是笔者根据账本数据整理的学费收
入在“二战”前应新学校年收入中的比重一览表。

表四　学费在二战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年）

年份 学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２８　 ３３８５．９　 ８７５５．９６　 ３９％

１９２９　 ３５１７．５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３０％

１９３０　 ３１５３．６　 ８５１１．１１　 ３７％

１９３１　 ３０２０．１　 ６６６１　 ４５％

１９３２　 ２８５１．０　 ６４３０．５６　 ４４％

１９３３　 ３５４４．９　 ５３０５．０５　 ６９％

１９３４　 ３８１８．８　 ５８２３．８０　 ６６％

１９３５　 ４１２９．３　 ６１３７．３　 ６７％

１９３６　 ４０８７．７　 ５８６１．２０　 ７０％

１９３７　 ４４７６．３　 ７５３８．７１　 ５９％

１９３８　 ５１１４　 ８１２５　 ６３％

１９３９　 ４７１１　 ７９１６．６８　 ６０％

１９４０　 ４９３４．７０　 ８０１８．２　 ６２％

１９４１　 ４７８６．８０　 ７７４７．７８　 ６２％

１９４２　 ２９５．３（仅５、６两个月） １４９６．３７　 ２０％

１９４３　 １８２６（仅７　１２月） ４２８６　 ４３％

根据上表，从横向看，学生学费占学校年度总收入的比重最低在１９２９年，为３０％。虽然这一年
学费收入高于１９２８年，但因该年学校总收入近１．２万元，故拉低了比值。学费在学校总收入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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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进支月结簿”》。

新加坡的小学教育体系，每日仅设半天课程，分上午班、下午班。该体系一直延续至今。



重值最高在１９３６年，为７０％。从纵向看，学费收入在学校年度经费来源中的比重在１９３３年以后迅
速增加，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４２的近十年间基本上保持在６０％ ６９％之间。这说明，一方面，东南亚在遭遇

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冲击、经济还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又笼罩在日本南侵与战乱的
阴影中，社会经济的不景气严重影响“馆产”与“校产”的正常经营；另一方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二
战”前在中国的海外移民潮中，大量闽粤人南来新加坡拓荒，这有助于应新学校增加生源，从而增大
了学费在这一时期学校经费来源中的比重。
综上所述，作为应新学校经费收入的来源之一，学费对于维持“二战”前学校的财政收入与正常

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３．店租。根据校董会章程，“店租”指的是“本校店业每月所得租金”。保留下来的账本与议案簿
等记录显示，与应和会馆拥有“馆产”一样，应新学校也购买一些产业如店铺等，收取租金以增加学校
的收入。该项收入记录在各类账本的“店租”条中。以下是笔者根据应新学校各类账本中的“店租”
条数据所整理的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店租在学校年度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一览表”。

表五　店租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

年份 店租收入（元）①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２８　 １０３１．５１　 ８７５５．９６　 １２％

１９２９　 １７９４．２６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１５％

１９３０　 １５７８．０１　 ８５１１．１１　 １９％

１９３１　 １５４０　 ６６６１　 ２３％

１９３２　 １１１０　 ６４３０．５６　 １７％

１９３３　 ５２８　 ５３０５．０５　 １０％

１９３４　 ５７６　 ５８２３．８０　 １０％

１９３５　 ５７６　 ６１３７．３０　 ９％

１９３６　 ５２５　 ５８６１．２０　 ９％

１９３７　 ６４０　 ７５３８．７１　 ８％

１９３８　 ５６５　 ８１２５　 ７％

１９３９　 ９００　 ７９１６．６８　 １１％

１９４０　 ７８０　 ８０１８．２　 １０％

１９４１　 ７２０　 ７７４７．７８　 ９％

１９４２　 ７２１　 １４９６．３７　 ４８％

１９４３　 ７８０　 ４２８６　 １８％

上述表格的数据显示，“二战”前，店租在学校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约在１０％ ２０％间。另
一方面，与“津贴”、“学费”等一样，应新学校店租收入并非一成不变。１９３３年以前，学校的店租均在
千元以上。而从１９３３至１９４３年的十年间，店租收入下降至数百元。这显示了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３年世界

３９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店租数据的资料来源：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
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年１月至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立《进支月
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立《进支月结簿》、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九年立《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立《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一年立《进支月结簿》（该账本包括
了民国三十一、三十二年的账目）。



经济大危机和紧接其后的日本南侵对学校产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

４．各类捐款与庙宇分款。如果说“津贴”来自管理应新学校的应和会馆拨款、学费与店租来自应
新学校自身的经营，那么在《本校校董会章程》的“本校经费来源条”中所列明的“年月捐”、“特别捐”、
“福德祠分款”等另一类款项，则来自社群。

（１）“年月捐”与“特别捐”。“年月捐”与“特别捐”，主要来自“嘉应五属”社群。根据《本校校董会
章程》，“年月捐”为“本校校董及同侨商店所认捐”之常年性捐款。“特别捐”则是“本校遇经常费缺
乏，或遇特别情形需要用巨款时，由校董会议决举行”的临时性捐款。由于校董会承担“筹措经费”的
功能，因而在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议案簿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校董会发动董事们捐款的记录。
例如，１９３２年６月１８日的董事会议，有董事提出，“本校经费月月不敷，在浅见须举行董事捐及商店
年捐，董事会一致赞成。并推举出钟恭源、李着明、傅伯宗君及庶务来负责董事捐和年捐事宜”。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董事会召开第一次教育股会议，面对学校经费困厄不堪的境况，有董事提出“即行
征收年月捐以填补不敷之额度，不致有经费困难之虞”①。
除了校董事会的董事们，“嘉应五属”的商人、商家和店家，亦是为应新学校筹措经费的另一重要

力量。以１９２０年应新学校建筑新校舍为例。由于建校后学生不断增加，为了因应学校的发展，校董
会决定发起筹款新建校舍。根据《叻报》的《应新学校建筑校舍第四次认捐芳名录》，计有应兴号、协
和号、同德公司、荣新号及候俊阶、徐子亭、黄南生等“嘉应五属”的商家、店家与商人出现在捐助建校
舍款项的名单中。此项劝捐活动共进行四次，筹得款项共计４５６００元②。为此应新学校建校筹办处
还在《叻报》上刊登启示，“向殷商募款多表慷慨捐助不胜钦佩”③。
基于“年月捐”是学校另一项常年的经费来源，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月结簿”、“结册簿”、“日清

簿”等类账册，“月捐”与“年捐”均作为独立条目列在账本上阕的“收入项”中。以应新学校民国十七
年至民国二十三年的《逐月结册簿》为例，这六年学校获得的“年月捐”款项分别是：１９２８年为６３５元、

１９２９年为７０６．２０元、１９３０年为４１９．５０元、１９３１年（无）、１９３２年为３５１元、１９３３年为１７５元、１９３４
年“月捐”加“特别捐”为２８４元。也就是说，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４年，除１９３１年因世界经济的危机无捐
款数额外，应新学校获得来自“嘉应五属”社群捐款共计１５７０．７０元。
与“年月捐”不同的是，“特别捐”属特别情形下之捐款，在账册中并非一常设性条目。例如，应新

学校曾在１９２８年的六、七月份组织游艺会进行募捐，共获得捐得款项２２２元，账本在“收入项”中以
“特别捐”条目记录之④。再如，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所立之“进支月结簿”，在“收入项”中有“特别
捐：南先生捐印校刊费来３００元”的账目。

（２）庙宇分款。在新加坡开埠初期，来自华南的闽粤移民因其方言的不同，在新加坡形成“福
建”、“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基本的方言帮群。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因素的制
约下，五大帮群为各自的利益或独立成帮，或互相联合，形成移民时代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
在华人社会帮群对立与互动的舞台上，不少华人庙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庙宇不仅是宗教场
所，往往也作为华人社会的组织机构，承担整合移民社群的重要功能⑤。
移民时代的“嘉应五属”，在方言群上隶属于“客家”，在华人帮群互动的架构上，则与“广惠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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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五年议案簿》：民国二十年六月十八日董事会记录、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董事会记录。
《应新学校建筑校舍第四次认捐芳名录》，《叻报》１９２０年７年１９日。
《应新学校建校筹办处启事》，《叻报》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６日。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十七年六月：游艺会对各君捐来１９２元、民国十七年七月：游艺会对各君

捐来３０元。”

例如，在１９世纪早期，天福宫曾经是新加坡福建帮的总机构。粤海清庙在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未建立之前，是潮州移民的
信仰与凝聚中心等。



合结成统一阵线①。“嘉应五属”与新加坡另一客家社群“丰永大”的合作，将丹容巴葛福德祠作为两
社群的总机构②。而“嘉应五属”与另一客帮社群“丰永大”和广府帮的“广惠肇”的联合，则以共同管
理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作为广、客两帮群的联络中心。

“嘉应五属”在新加坡华人移民社会的方言群与帮群所属，使应新学校经应和会馆获得上述两个
庙宇的分款。关于丹容巴葛福德祠的分款，保留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账册“民国七年戊午立丹戎巴
葛福德祠进支部（簿）”有这样的记载：“庚申年八月二十六日应和馆支去银３０５．５２元，甲子五月十六
日入应新学校”、“自庚申七月至癸亥七月，应新学校支去４７４．５０元，甲子五月十六日入应新学校。”
另一庙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的分款及用途，则明确写在《校董会章程经费来源》中：“福德祠分

款：本坡源顺街福德祠分拨应和馆之款。”③据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特刊记载，当１９０５年应新学校
创办之初，应和会馆将当时从海唇福德祠分来的２０６０元作为该校的开办费用。此后的数次分款，会
馆都依照章程将款项直接划拨应新学校。以下是笔者根据《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的各类账本数据整理制作的１９０６至１９３３该庙宇分款应新学校一览表。

表六　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分款应新学校一览表（１９０６ １９３３）

年代 金额（元） 文献来源

光绪丙午

１９０６年
２０６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４７页，星洲应新小学民国二十七年特

刊：本校史略“以此款放息，作为开办学校的常年经费”

光绪戊申

１９０８
２０６４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７６页

民国戊午

１９１８年
７５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１８２页

应和馆戊午年立逐日流水草簿：“戊午四月弍七号：收大伯公庙对广泰号来银７５０元”

民国己未

１９１９年
１２５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１８６页

民国庚申

１９２０年
１４５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１９３页

应和馆戊午逐日流水草簿：“庚申年二月二十日：收大伯宫份广泰来银１４５０元”

民国癸亥

１９２３年
２０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２０９页，应和会馆民国十二年立“总清

簿 十三条———应新学校：癸亥七月二十九日，对仁爱栈来银２０００元（此款乃系绿野亭

分来之款，存仁爱栈已完有利息。此利息系入应新学校内）

民国乙丑

１９２５年
１１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２３５页

民国丁卯

１９２７年
２０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２５２页

应和馆民国十六年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大伯公条”

５９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③

有关“嘉应五属”与“丰永大”、“广惠肇”三社群的关系，见曾玲：《坟山组织与华人移民之整合———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建构
帮群社会的历史考察》，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迄今为止有关该庙建立的时间无从得知。道光十一年“客舍八邑立《重修丹容吧葛大伯公祠宇碑》”的碑文显示，该庙在

１８６１年由“嘉应五属”和“丰永大”重建。客社八邑即指“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三属。碑文收录在陈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
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７０年，第９４ ９８页。

海唇福德祠位于源顺街，故又称“源顺街福德祠”。



　　续表

年代 金额（元） 文献来源

民国己巳

１９２９年
２５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３００页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９ １９３５》：“乙巳年九月进支表：海唇福德祠分

款”条

民国癸酉

１９３３年
１０００

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１８８７ １９３３）第３７７页

应和馆民国十八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民国二十二年二月进支：息款对绿野亭分来

一千元”

总计 １６１７４

上表内容显示，在“二战”之前应新学校的经费收入中，除了来自学校所属社群“嘉应五属”的各
类捐款，亦包括了来自望海大伯公庙与海唇福德祠绿野亭的款项。其中，从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３３年，应新
学校经应和会馆转来的海唇福德祠庙宇的十次分款达到１６１７４元之多。这显示，“嘉应五属”创办与
管理的应新学校，在“二战”前的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也得到来自联合阵线的广、客两帮群在经费上
的支持。

５．各项经费来源在“二战”前应新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出“二战”前应
新学校财务来源的运作状况，笔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再列表统计各项经费来源在这一时期应新
学校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表七　会馆津贴、学费、店租在应新学校年经费“收入项”中所占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

年份 各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２８

会馆津贴 ３３６０

学费 ３３８５．９

店租 １０３１．５１

８７５５．９６

会馆津贴 ３８％

学费 ３９％

店租 １２％

１９２９

会馆津贴 ３３６０

学费 ３５１７．５

店租 １７９４．２６

１１８７２．２１

会馆津贴 ２８％

学费 ３０％

店租 １５％

１９３０

会馆津贴 ３３６０

学费 ３１５３．６

店租 １５７８．０１

８５１１．１１

会馆津贴 ３９％

学费 ３７％

店租 １９％

１９３１

会馆津贴 ２３５０

学费 ３０２１．１

店租 １５４０

６６６１

会馆津贴 ３５％

学费 ４５％

店租 ２３％

１９３２

会馆津贴 ２３５０

学费 ２８５１

店租 １１１０

６４３０．５６

会馆津贴 ３７％

学费 ４４％

店租 １７％

１９３３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３５４４．９

店租 ５２８

５３０５．０５

会馆津贴 ２０％

学费 ６９％

店租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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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年份 各项收入（元） 学校收入总数（元） 比重（约值）１００％

１９３４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３８１８．８

店租 ５７６

５８２３．８０

会馆津贴 １９％

学费 ６６％

店租 １０％

１９３５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４１２９．３

店租 ５７６

６１３７．３０

会馆津贴 １８％

学费 ６７％

店租 ９％

１９３６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４．８７．７

店租 ５２５

５８６１．２０

会馆津贴 １８％

学费 ７０％

店租 ９％

１９３７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４４７６．３

店租 ６４０

７５３８．７１

会馆津贴 １４％

学费 ５９％

店租 ８％

１９３８

会馆津贴 １０８０

学费 ５１１４

店租 ５６５

８１２５

会馆津贴 １３％

学费 ６３％

店租 ７％

１９３９

会馆津贴 １２００

学费 ４７１１

店租 ９００

７９１６．６８

会馆津贴 １５％

学费 ６０％

店租 １１％

１９４０

会馆津贴 １２００

学费 ４９３４．７０

店租 ７８０

８０１８．２

会馆津贴 １５％

学费 ６２％

店租 １０％

１９４１

会馆津贴 ９６０

学费 ４７８６．８０

店租 ７２０

７７４７．７８

会馆津贴 １２％

学费 ６２％

店租 ９％

１９４２

会馆津贴 ６００

学费
２９５．３
仅５　６两个月

店租 ７２１

１４９６．３７

会馆津贴 ４０％

学费 ２０％

店租 ４８％

１９４３

会馆津贴 ４８０

学费
１８２６

仅７　１２六个月

店租 ７８０

４２８６

会馆津贴 １１％

学费 ４３％

店租 １８％

１９２８ １９４１年各

项收入占学校总

收入比重的平均

值（１００％）

会馆津贴 ２３％
学费 ５５％
店租 １２％
各类捐款与庙宇

分款等其他来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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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表中，由于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数据不完整，笔者暂不加入统计中。另外，各类捐款与庙宇分
款等属非常态性进款，故笔者将其所占比重的数据列于表中最后一栏。
上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在应新学校的经费来源中，学费所占比重最大，达

到５０％以上。而学费收入加上“会馆津贴”与“店租”，三项总计约占学校经费来源的９０％，其余的

１０％则为各类捐款和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

二、账本中所见应新学校的财务支出

在应新学校的财务运作系统中，经费的支出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学校经费来源不同的
是，在校董会章程中，并未对学校经费的支出制定相关的条文。为了具体考察“二战”前应新学校的
财政支出状况，笔者在现存的应新学校最早账本民国十七年“进支月结簿”中抽取一个月的支出数
据、同时从保留下来的应新学校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４０年代三个年代账本中，各随意选取其中
一年的支出账目进行列表整理与统计。以下是经笔者整理的上述四份账本之表格：

表八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五月份支出款项一览表①

类　别 内　容 金额（元）

薪金 支出 ５９９

什用 支出 ７３．６１

校用 支出 ０．２２

印刷 支出 ３７

报费 支出 ２

音乐 支出 １２

置物 支出 ２１．４９

店税 完公部局 ８５．６２

整店 支出 ８００

公事费 支出 ３７４

总计 ２００４．９４

表九　应新学校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②

序号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１ 还款 民国十七年向应和会馆所借款项 １６００

２ 薪金 支出 ６４６８

３ 供息 支付应和馆的利息，每月３０元 ３６０

４ 特别费 支出 ５４８．８２

５ 休整 支出 １３９．３４

６ 报费 支出 ３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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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五月份应支月费》数据制作。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八年全年进支数目总结“支出项”》数据制作。



　　续表

序号 类别 内容 金额（元）

７ 印刷 支出 ２６６

８ 校用 支出 ６３１．０１

９ 什用 支出 ６７７．４０

１０ 校具 支出 ３７４．５８

总计 十条 １１０９５．４５

表十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①

序号 内　容 金额（元）

１ 薪金 ４６４６

２ 校用 ２３９．０１

３ 印刷 １１．７８

４ 特别费 １００．２５

５ 地税 ３

６ 电火费 １６４．２５

７ 报费 ２１．９７

８ 修整 １３．５

９ 供息 ３６０

１０ 门牌税 １３８．２４

１１ 杂用 ２７６．９７

１２ 厕所 ３９０

１３ 开销计 ６．５

总计 ６３７１．４７

表十一　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全年支出款项一览表②

序号 内　容 金额（元）

１ 薪金 ６４２４

２ 分校津贴 ７８

３ 印刷 ６６．２０

４ 房租 ２４０

５ 教务部 ６２．６３

６ 电火费 ３５

７ 保险费 １１．９５

９９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立《进支月结簿：支出项》数据制作。

根据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１９４１）立《杂费总簿：支出项》数据制作。



　　续表

序号 内　容 金额（元）

８ 车费 ３４．６４

９ 修整 ９１．９８

１０ 杂费 ３２０．４９

１１ 地税 ６

１２ 报费 ３７．７２

１３ 门牌税 １４４

１４ 校用 ２４１．６７

１５ 广告费 １．６６

１６ 购置 ５．２

１７ 战时津贴 ３２２

１８ 厨房 １５４．９

１９ 应酬 ２６．３

总计 ８３０４．３４

上述表格显示在“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运作中经费支出的主要内容：

１．教职工薪金。在上述四个表格中，除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的统计表外，其他各表的“薪金”项都
排在第一位，且金额也最大。这显示薪金在应新学校财务支出中所占的份量之重。根据“校董会章
程”，负责管理学校财务运作的校董会，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学校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标准。
在保留下来的应和会馆和应新学校议案簿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与该问题相关的讨论内容。根据这些
记录与账本支出项中的“薪金”数据，大致可知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应新学校校长的薪金一般为八十
元，至多不超过百元。教师薪金则在五六十元之间。３０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动荡、学校规模拓
展等因素，应新学校减少了教职员工薪金。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立“往来簿”中的“薪金”
条为例，这一年该校薪金为：“杨映波：每月６０元；李树人：每月４５元；钟赴仙：每月４５元，古公明：每
月４５元；李广德：每月４５元；黄伟强：每月４５元；利天香：每月４５元；杨君达：每月４５元（七至十二
月）；童荣文：每月４５元（七至十二月）；傅伯宗：每月１２元；邱福允：每月１２元；刘怀伦：每月１０元；
甘母醇：每月１０元；赖阿兰：每月１２元；沈海：每月１２元；黄新泉：每月１０元；徐初来：每月１０元。”据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１９３８）编撰的纪念特刊中“本校教职员一览表”，杨映波时任校长，他的薪金
为６０元，其他如李树人等教员薪金为４５元，傅伯宗等则为员工，其薪金在１０元至１２元之间。这样
的薪金标准一直维持到“二战”前后均无改变。
那么，教职员工的薪金支出在应新学校年总支出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重呢？以下是笔者根据各

类账本“薪金”条整理的一份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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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教职工薪金在应新学校年度总支出中的比重一览表（１９２７ １９４３）①

年份 教职员工薪金（元） 学校年支款总额（元） 薪金所占比重１００％

１９２７　 ７２４０　 ９６５１．３４　 ７５％

１９２８　 ７１９７．１８　 ８７０６．６１　 ８２．７％

１９２９　 ６４６８　 １１０９５．４５　 ５８．３％

１９３０　 ６８２２　 ８９５３．７０　 ７６．２％

１９３１　 ５３７６　 ７０９５．５７　 ７５．８％

１９３２　 ４９４９　 ６５３８．３１　 ７５．７％

１９３３　 ３９０６　 ４９７１．９８　 ７８．６％

１９３４　 ３９８１　 ５３３１．６５　 ７４．７％

１９３５　 ４４５２　 ５７５３．１　 ７７．４％

１９３６　 ４６４６　 ６３７１．４７　 ７２．９％

１９３７　 ５０４４　 ６７００．８８　 ６１％

１９３８　 ５８３０　 ７８１７．２　 ７４．６％

１９３９　 ５９４０　 ７５２５．６１　 ７８．９％

１９４０　 ６３５２　 ８３５６．３６　 ７６％

１９４１　 ６４２４　 ８３０４．３４　 ７７．４％

１９４２　 ４８６　 ２３９２．８５　 ２０．３％

１９４３　 ２２４５　 ３３８０．３　 ６６．４％

上表数据显示，除１９４２年日本南侵这一特殊年份，教职员工年薪金比重仅占学校总支款项的

２０．３％以外②，从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３年的十六年间，教职员工的薪金总数大约平均占学校经费总支出的
三分之二左右，其中最低为１９２９年的５８．３％，最高则为１９２８年的８２．７％。由此说明，在学校财务
运作中，支出款项最多的部分来自校长与教职员工的薪金。

２．与教学与校务相关的开支。
作为学校，与教学相关的开支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在上述四份账本表格上，与教学相关的账目

主要有“校用”、“音乐”、“校具”、“印刷”、“报费”等条目。这些账目除了开列在“进支月结簿”中，也出
现在“草清簿”、“日清簿”、“往来簿”等不同类别的账本中。
综合这些账目条目可以看出，二战前应新学校与教学相关的开支，首先是购买教材。如《应新学

校民国二十一年英１９３２年一月一日立“草清簿”》：一月十一日：贩卖部对“上海书局一单去１７．３３
元”、“贩卖部对中华书籍五单去２０．８７元”、“校用”对各种教授书九本１．３１元、“中华常识教授法”去

１．２角等。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立“月结簿”“校用条”：十二个月共支出２４８．３６元。“订全
年杂志四种、买马来亚概览一册、卫生习惯挂图一册”等。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立“进支月

１０１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②

资料来源：１９２７年的数据见《民国二十七年星洲应新小学特刊：“最近十年来每年支出总数增减比较表”、“最近十年来每年
教职员薪金总额增减比较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的数据见《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应新学校民
国二十四年起立“逐月结册簿”（１９３５ １９４０）》、《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五年“进支月结簿”》、
《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六年“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七年“进支月结簿”》、《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八年“杂费总簿”》、《应新学校
民国二十九年“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年“杂费总簿”》、《应新学校民国三十一年“进支月结簿”》。

这一年日本南侵新加坡，战争造成社会动荡，导致学校学生人数锐减，学费减少，教职员工的人数与薪金随之减少。



结簿：校用条”去３８０．９４元。其中，“三月支中华成语去０．１５元、—八月支中英对照南洋地图一幅去

３元”等。

其次是教学用具的置办。在上述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全年支出款项的表格中，就有“校具支出

３７４．５８元”的条目。至于“校具”的具体内容，根据议案簿和账本记录，主要涉及教学设施的购置与
修整等项。如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的“本校全年进支数目总结”中有“音乐对全年支２２．１元”的记录①。

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由于钢琴破损致学校音乐课程无法正常进行，董事会为此表决通过购买钢琴②。

民国十八年四五月份的“本校进支数目”中有“特别费对四月桌凳去１４７．４元”、“特别费五月对桌凳
去１２４．８元”的记录。此外，学校还有订阅报刊和印刷费等与教学相关的行政开支。在上述的账本
表格中，均有“报费”与“印刷”支出的条目。再以应新学校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进支月结簿”为例，

这一年学校支出的全年报费为１７．１元，订阅的报刊包括总汇报与南洋商报等。

至于与校务相关的支出，在账本中亦有诸多条目。如学校的水费、点火费、保险费等。交付殖民
政府的各种税费，如门牌税、地税等。学校内部运作的各项费用，如教务部的支出，广告费、车费等开
支，为外埠教师提供宿舍的租金，修建厨房、厕所等的费用，以及应酬、欢送教师、举办节日活动等项
的支出。上述开支在学校的支出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如，在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十月的“杂用费”一
项就支出１４０多元③。

其三，与学校产业相关的开支。在表八中，有一项与学校产业相关的记录“整店支出８００元”。
“整店”就是修整店屋之意。另外，表九、表十、表十一中都有“修整”的条目，亦是与店屋修缮有关的
支出款项。如前所述，“店租”是“二战”前应新学校常年性经费来源的一项内容。为此，有关“校产”

的购买和对这些店屋的维护，就成为学校另一项常年支出的经费。

有关购买“校产”的资金，从保留下来的账本看，应新学校主要是从应和会馆筹措款项。因而有
关“校产”购买记录不仅可见于应新学校账本，亦保留在应和会馆的账册中。例如，应和馆民国十五
丙寅立“日清簿”，有“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应新学校借去一千五百元”的记录。应新学校民国十
七年起立“逐月结册簿”有“民国十七年四月应和馆借来１６００元”的记录。应和馆民国二十四年立
“来往总簿：应新学校条”，有“民国十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九日，支应新学校买店屋４０００元”的记录等。

此外，账本中还可见，购店屋款项也有部分来自当铺、律师等。如民国十七年应新学校购买店屋“乌
马结街门牌１３０号一间三楼，去银１５５８７元”，款项来自应和会馆１６００元，律师４０００元，当店１３，０００
元等④。

借款需还。在账本中可见应新学校的两种还款方式。一是不付利息一次性还款。如民国十七
年四月应新学校向应和会馆借１６００元⑤，在表九中，有民国十八年十二月还款１６００元的记录。另一
种方式是支付利息分期还款。如表九、表十都有“供息每月３０元、全年３６０元”条目。这显示应新学
校因借款还款的缘故而与应和会馆形成了“借贷”关系⑥。

除了购置“校产”，对“校产”的经营及维护修缮等的支出，在账本中也留下记录。例如，民国十七
年应新学校曾多次大规模修整店铺：５月份支出８００元，６月份支出４００元、７月份支出４１０元。全年
“整店”总支出为１６１０元。此外，这一年的５月向还向公部局缴纳店税８５．６２元，１０月缴纳６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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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
《应新学校议案簿》，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６日。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十月条》。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全年进支数目总结：支出项》。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四月份收入常款及应支月费：收入项》。

有关应和会馆与应新学校之间的“借贷”关系，将另文讨论。



元。民国十八年２月缴纳店税６９．１２元，５月“店业对保险公司去５０．２５元”，７月再交“店税６９．１２
元①。此外，账本的数据也涉及学校因产业投资方面的问题向律师支付费用等记录。
总括以上所述，“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根据账本数据所做的统计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的财政支出主要由教职员工薪金、教学

与校务之开销、与学校产业相关的各项开支三部分所组成。其中教职员工薪金支出在总开支中所占
比重最大，约为三分之二，甚至达到８０％以上。
其二，如果说，教职员工薪金、教学与校务支出是一般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开销，那么，“校产”的

购买与经营，以及由此形成的与创办及管理应新学校、且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移民社群总机构的应
和会馆之间的“借贷”关系，则具有移民时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特色。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透过对“二战”前应新学校财务收入与支出状况的个案研究，从
经济层面考察移民时代东南亚华文学校之运作，进而讨论华人社团文献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与史料价
值。本文涉及的新加坡华人社团账本的年代，从１９０６年延至１９５３年，其中大部分为２０世纪初到
“二战”前后的账册。这些账本除了来自本文所研究的个案新加坡应新学校、创办与管理该校的应和
会馆，还包括移民时代作为新加坡广、客两帮最高总机构的庙宇与坟山组织“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以
及作为新加坡“嘉应五属”与“丰永大”两客家社群联络中心的另一庙宇组织“丹容巴葛福德祠”。鉴
于“进”、“支”账目是构成华人社团账本系统的基础，笔者从各类账本的“进”“支”账目入手，以列表统
计为主要方式，对上述各类社团账本进行分类整理与爬梳，并结合章程、会议记录等其他华人社团文
献，在当时新加坡社会经济的时空脉络下，具体考察“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以收入与支出为主要
内容的财务运作。以下是相关的结论与讨论。

１．“二战”前新加坡应新学校的基本状况及特点。本文运用各类账册中的“进”“支”数据，以列表
为主要方式，具体考察了“二战”前各项收支在应新学校总收入中的比重。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１年，在
“进款”项，学费在学校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约为５５％，其次为“会馆津贴”，约占２３％，“店租”则
约占１２％，其余１０％为各类捐款和庙宇分款等其他来款。在“支款”项，学校支付校长与教职员工的
薪金约占学校总开销的三分之二。其他的三分之一，则主要有教学、校务、学校产业及经营等其他方
面的经费支出。
除了各项“收”“支”在学校总“收”“支”中所占的比重，应新学校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总收入与总

支出的状况见下表：

表十三　应新学校年度财务进支状况一览表（１９２８ １９４３）

年份 进款总数（元） 支款总数（元） 余额（元）

１９２８　 ８７５５．９６　 ８７０６．６１　 ４８．８５

１９２９　 １１８７２．２１　 １１０９５．４５． ７７６．７６

１９３０　 ８５１１．１１　 ８９５３．７０ －４４２．５９

１９３１　 ６６６１　 ７０９５．５７ －４３４．５７

１９３２　 ６４２０．５６　 ６５３８．３１ －１１７．７５

３０１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应新学校民国十七年起立“逐月进支结册簿”（１９２８ １９３４）：民国十七年五月、六月、十月“收入常款及应支月费：支出项”，

民国十八年二月、五月、七月“收入常款及应支月费：支出项”》。



　　续表

年份 进款总数（元） 支款总数（元） 余额（元）

１９３３　 ５３０５．０５　 ４９７１．９８　 ３３３．０７

１９３４　 ５８２３．８０　 ５３３１．６５　 ４９２．１５

１９３５　 ５９９２．３　 ５７５３．１　 ２３９．２

１９３６　 ５７１９．７　 ６３７１．４７ －６５１．７９

１９３７　 ７５４３．７１　 ６７００．８８　 ８４２．６３

１９３８　 ８１２５　 ７８１７．２　 ３０７．８

１９３９　 ７６４５．４７　 ７５２５．６１　 １１９．８５

１９４０　 ８０１８．１６　 ８３５６．３６ －３３８．２

１９４１　 ７７４７．７８　 ８３０４．３４ －５５６．８５

１９４２　 １４９６．３７　 ２３９２．８５ －８９６．４８

１９４３　 ４２８６　 ３３８０．３　 ９０５．７

上表显示“二战”前应新学校办学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其一，经费收支与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根据上表的数据，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３年，不论年收入还

是年支出之款项，应新学校的办学经费均在五六千元至八九千元之间，这反映了至“二战”前后应新
学校的办学规模。应新学校的办学规模在“二战”后有明显的变化。虽然本文缺乏“二战”后应新学
校年度总开支的相关数据，但根据应新学校保留下来的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３年的《学费月结簿》，以及上
节对学费问题的考察可以看出，在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３年，该校仅学生学费收取一项就已达２万至３万
元，这说明应新学校的办学经费已从“二战”前的数千元发展到战后的数万元。换言之，应新学校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潮。

其二，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对应新学校发展的直接影响。在上表中，有两个时段应新学校的收
支呈现负增长的状况。一是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２年。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世界，东南亚首
当其冲，包括华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区域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困难时期。另一时期是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
年，这是东南亚华人支持中国抗战、日本南侵对华人社会施行“大检证”、华人社团全面沦陷的年代。

上述的经济危机与战乱直接影响应新学校的正常运作，不仅使学校的运作入不敷出，在日本南侵新
加坡的１９４２年，应新学校的收入与支出的款项都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办学规模
急剧缩小。由此也说明集华社民间之力兴办的东南亚华校，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与
脆弱性。

其三，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坚持。虽然战争与战乱影响了学校的发展进程，但从应新学校保
留下来的账本、议案簿等档案，显示包括会馆等社团组织在内的华人社会并没有完全陷于停顿，至少
是华社兴办的华校并未关门，而是仍在尽力地坚持正常的教学与各项运作。正因为如此，应新学校
不仅能在战争期间不间断地开门办学，而且能在战后迅速恢复元气，并把握战后中国与东南亚社会
变迁的新形势，将学校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２．“二战”前应新学校办学的基本特征。其一，办学的社群化。应新学校在办学上所呈现的社群
化特征，首先体现在学校的社群所属。该校由新加坡“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应和会馆创办与管理，
办学经费的来源中有２３％来自应和会馆以“津贴”等方式的拨款和该社群商家的“年月捐”、“特别捐”

等的捐款。在学生学费的缴交上，学校也订立有利于“嘉应五属”子弟的条款。此外，应新学校在经
费来源中，还包括来自海唇福德祠绿野亭和丹容巴葛福德祠的分款，显示应新学校的办学还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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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嘉应五属”同属广、客联合阵线中的“丰永大”与“广惠肇”两社群的支持。换言之，应新学校是以
“嘉应五属”为主并结合广、客其他社群的力量倾力兴办的华校。
其二，财务运作的制度化。在东南亚殖民地时代，华社民间推动的华文教育之所以能持续发展，

华校制度化地规范办学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二战”前应新学校的经济运作证明了这一点。保
留下来的应新学校的各类账本，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间断地登录应新学校的“进”“支”账目。
而这些账目的诸多类别，如“进项”中的“会馆津贴、学费、店租、年月捐、特别捐、福德祠分款”，“支项”
中的“薪金”、“校用”、“印刷”、“报费”、“整店”等条目，也在数十年间基本不变。这充分显示“二战”前
应新学校财务收支状况的基本稳定且已经制度化。
其三，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由于缺乏中国政府和各地殖民当局稳定的财政支持，移民时代的东

南亚华社民间兴办的各类华校，必须拓宽经费来源使之多元化，方能生存与发展。应新学校亦是如
此，在保留下来的账册“收入”项中，不仅有来自学生的学费、会馆的津贴、各类捐款，还有校产的经营
等诸款项，呈现出经费多元化之特征。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些经费来源中，如果说学生学费的缴纳、校长与教职员工薪金的发放、教学

与校务的开支等是一般办学不可或缺的必要收支，那么，“会馆津贴”、“庙宇分款”、“校产”的购买与
经营，以及因经费问题应新学校与应和会馆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等，则具有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
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特色。
上述三个特征，对应新学校在“二战”前后的数十年间能够持续与顺利地运作意义重大。应新学

校办学的社群化，使该校能持续得到“嘉应五属”与广、客两帮群中的“广惠肇”和“丰永大”在经费上
的支持与帮助。而财务运作的制度化和经费来源的多元化，不仅使学校对各类款项能进行有效的管
理，亦有助于拓宽学校筹集办学经费之渠道，从而为学校的运作与发展提供重要与关键的经济支持。
最后，有必要讨论华人社团账本的史料与学术价值。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华人社团账本对于

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保留下来诸如应和会馆、应新学校等各类社团账本，是账
本所属社团自己建立的经济档案，对这些账本的爬梳、整理、分类与解读，可拓展东南亚殖民地时代
华人社团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数字类的账本记录，具有计量学与统计学意义上的“实录”
华人社会历史图像的功能，因而能够为反思与推进现有的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提供新资料与新视
角。例如，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帮”及“帮群”为分析框架，从社会文化视野讨论东
南亚华人移民的社会结构①。保存下来的各类华人社团账本，将为学者们提供新的数字类的文本记
录。运用账本中有关华人社团内部社群关系、认同形态与经济运作等的记录，将有助于从社会经济
视角，深入研究移民时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帮群社会的建构与演化。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５０１以数字实录华人社会的历史图像：华人社团账本与“二战”前东南亚华校研究

① 陈育菘：《华人社会的结构与形态》，载陈育崧、陈荆和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７２年；林孝胜：
《十九世纪新华社会的帮权政治》，《新加坡华社与华商》，新加坡：新加坡亚洲文化，１９９５年；杨进发：《战前星华社会结构与领导层初
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１９７７年；Ｃｈｅｎｇ　Ｌｉｍ ｋｅａｋ，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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